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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仕 铨 与 瑞 洪

卢新民

孤 勇 者

蔡霞

刘客人家

何晓霞

瑞洪有青石板铺的路，粉墙黛瓦、雨梁

相续、古巷幽深。 在这条不长的街道上，清

雍正年间这里曾有五六十家经营烟丝、百

货的店铺以及酒馆、商行、药店等。 每当晨

曦微露时， 四邻八乡的村民、 渔民肩挑手

提，聚集在石板街上，比邻设摊，菱藕鲜果、

鱼虾鳖蟹、时令蔬菜，应有尽有。 古街每日

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起彼伏。 街

边繁忙的码头，船只穿梭来往，川流不息，

大小船只沿着街岸一字排开，远远望去，似

一条长龙蜿蜒。

一轮弯月高挂在天边，星光的照耀下，

梧桐稀疏的树影斑斑驳驳地洒落在瓦房

上。 透过窄窄的窗户，暗淡的油灯下，是一

对母子。 母亲钟令嘉坐在织机旁，左右放着

织布用的麻线和工具，膝盖上放着书，幼子

蒋仕铨坐在母亲膝边诵读。 母亲一边操作

织布机，一边教幼儿读书。 织布声、读书声

伴随着灯光透出窗外， 成为古街一道别样

的风景。

蒋仕铨的母亲钟令嘉是有名的才女。

《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载：“ 钟令嘉，清江西

余干人，字守箴，号甘荼老人。 蒋仕铨母。 工

诗，善文章。 有《 柴车倦游集》。 ”钟家原籍南

昌，是南昌名门望族，后迁居余干瑞洪。 钟令

嘉父亲钟志顺育有四男五女， 钟令嘉最小，

她娴静明慧，通晓经史，最得父亲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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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时，“ 游侠”蒋坚路过余干瑞洪。 蒋坚为铅山

人，时年已

46

岁，既无功名亦无家室，侠士

与才女彼此仰慕，两人一见钟情。

婚后，萍迹不定的蒋坚始定居于南昌。蒋

坚性情侠爽，喜把财物施舍给别人，家中自然

十分贫寒。 雍正三年（

1725

年）十月，蒋仕铨

呱呱出生。 除夕之夜，家中仅有七文钱。 钟令

嘉本是父亲的“ 最小偏怜女”，嫁给蒋坚后，生

活的艰难忧愁却早早地袭上了她的眉头。

蒋仕铨

3

岁时，蒋坚的挚友、时任山西

泽州知州的佟国珑被罢官， 佟知州是一位

好官，泽州人鸣钟鼓罢市。 蒋坚一生仗义，

听到这个消息，抛下钟令嘉母子离家北上，

钟令嘉顿时“ 粥无依”，不得不带着幼子回

娘家余干瑞洪生活。 在此后的几年里，钟令

嘉只身一人， 含辛茹苦地承担了抚育儿子

的重任。

钟令嘉每天教小仕铨读书， 教 《 百家

姓》《 千字文》《 毛诗》 ，教他识字。 苦于蒋仕

铨年幼不能执笔，她想了个办法，以竹枝折

断后拼成字， 抱着儿子坐在膝盖上教他认

读。 每当蒋仕铨记住一个字后，她就拆去。

第二天， 让蒋仕铨用竹枝重新排合成所学

过的字，直到熟记读为止。 就是在纺纱织布

的时候，钟令嘉也不放松对儿子的教育。 咿

呀的读书声， 与织机的轧轧声， 交织在一

起， 成为蒋仕铨童年记忆中一首永不忘却

的动人歌谣。 时断时续的机杼声常常汇成催

眠曲，令倦儿昏昏欲睡，每见此况，钟令嘉就

拿起戒尺在小仕铨手心狠揍几下。 打完后，

母亲心疼地抱着儿子， 泪流满面地说：“ 儿

啊，你不用功，我怎么面对你父亲？ ”蒋仕铨

听了，情不自禁埋在母亲怀里失声痛哭。

冬天的夜晚寒意袭人， 钟令嘉拥着被

子坐在床上，让小仕铨躺在她温暖的怀抱，

母子共读。 蒋仕铨读累了，依在母亲怀里睡

着了，钟令嘉深情望着爱子，脸上露出慈爱

的微笑，眼里写满无限的希冀。 即使自己有

病卧床不起， 钟令嘉也要蒋仕铨拿书站在

床边朗读，只听到儿子的琅琅读书声，她的

病痛也就仿佛减轻了一大半。 蒋仕铨有时

不愿读书，她就背着灯光暗暗流泪到深夜。

年幼的蒋仕铨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如此伤心

流泪，钟令嘉便握着儿子的手，语重心长的

说：“ 儿呀，你是你父晚年所生，不容易啊。

现在你父远游在外，吉凶难料，如果你放弃

学业，怎么对得起你的父亲？ ”蒋仕铨听后，

流着眼泪，重重点头。

蒋坚一去经年， 直到雍正十年（

1732

年）底才南归，一家人始得团聚。 蒋坚担心

蒋仕铨读书膝下，难免为平常儿。 于是，平

生素爱任侠的蒋坚携家室北上漫游， 他一

路上将蒋仕铨缚在马背上， 带着钟令嘉及

儿子历游燕、赵、秦、魏、齐、梁、吴、楚，这一

段经历让蒋仕铨大开眼界， 对他日后的成

长大有裨益， 这时期也是钟令嘉与蒋坚婚

后最快慰的时光。 登太行山时，才女钟令嘉

写下一首诗：“ 绝磴马萧萧，群峰气力骄。 苍

云横上党，寒色满中条。 返辙河如带，扪车

迹未遥。龙门划诸水，禹力万年昭。 ”诗中描

写太行山壮美风光，又不乏豪雄之气。 更难

得的是，蒋坚随后通过朋友的关系，安排儿

子就读于泽州凤台秋木山庄之王氏楼中读

书。 凤台王氏是富甲一方的大户， 楼接百

栋，书连十楹，家藏图书非常丰富，蒋仕铨

在这里尽阅所藏，打下深厚的文学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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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后，蒋坚给蒋仕铨请来私塾老师，受业于

王允升先生，修习完成了《 诗》《 书》《 易》三

礼、三传等九经，学习作诗。

乾隆九年（

1744

年）蒋坚携家归铅山，

蒋仕铨就读于永平北门张氏塾中。 这年，正

值殿撰金德瑛督学江西，来铅山，他读到蒋

仕铨诗卷，深以为奇，以其诗卷示于众，说：

“ 喧啾百鸟群， 见此孤凤凰， 将来未可量

也。 ”此后，蒋仕铨便从学于金德瑛这位伯

乐，随金师游历各地。 读书与壮游，陶冶了

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

乾隆十三年（

1748

年） ，钟令嘉

43

岁的

时候，年及古稀的蒋坚辞世了。 这位不幸母

亲，在此之前的

10

年时间里，已先后失去

了一子一女，现又丧夫，她痛哭不已，悲怆

难抑。 蒋仕铨千方百计地安慰母亲。 适逢一

位老画师来到蒋仕铨家，蒋仕铨请老画师为

母亲画像，借此来排遣她心中的悲愁。 蒋仕

铨问母亲有何愿望，钟令嘉对儿子说：“ 鸣机

夜课，老妇之愿足矣。 ”蒋仕铨听后大为感

动，于是请画师作《 鸣机夜课图》，追念慈母

当年深夜教自己读书的情景。

蒋士铨曾作有一首《 岁暮到家》的诗：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诗中描写了游子年末回家与慈母见面

的场景，歌颂了伟大深挚的母爱，表达了游

子不能尽孝的愧疚，堪比孟郊的《 游子吟》 ，

感人至深，读后使人潸然泪下。

乾隆十九年

(1754

年

)

四月，蒋仕铨考试

内阁中书， 钦取第四名， 入阁部管汉票签

事。 两年后， 蒋仕铨朝考钦取第一名庶吉

士， 任散馆编修。 庶吉士是清闲无权的官

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蒋仕铨非常

抑郁。 他只能将自己的才华全部转移到创

作诗歌和戏曲中进行排解。 后来蒋仕铨又

担任过续文献通考馆纂修等职， 此时虽诗

名大震，戏曲创作声誉日隆，但黑暗的官场

仍然使他感到窒息。 母亲钟令嘉也担心儿

子倔犟耿直、鄙视权贵的性格会得罪显宦，

甚至会冒犯乾隆皇帝。 为了远祸全身，她忠

告蒋仕铨：“ 儿才非适时者，不如归也。 ”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年） ，蒋仕铨毅然

辞官奉母南归。 一叶小舟，有母，有妇，有三

子安坐其上。“ 舟有琴书，有酒樽茶灶，有僮

婢鸡，自奉粗足也；岸树有花，春波淡荡，游

鳞不惊，汀鸥相戏”。 蒋仕铨请人绘制《 归舟

安稳图》 ，画上是一副怡然自乐，超凡脱俗

的图景，并作文以纪事。

蒋仕铨随母南归后， 人们仰慕他的才

华，争相拜他为师。 乾隆皇帝南巡时，称彭

元瑞与蒋仕铨为“ 江右两名士”。 蒋仕铨的

诗与袁枚、赵翼齐名，并称“ 江右三大家”；

他戏曲成就更超过诗词，《 藏园九种曲》在

当时传唱甚广，妇孺皆知，是继关汉卿、汤

显祖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戏曲家。

乾隆四十年（

1775

年） ，钟令嘉病逝扬

州。 蒋仕铨心中无限悲痛，“ 朝抱棺啼，夕依

棺睡”。 蒋仕铨奉母归葬于铅山鹅湖山下。

他又来到童年时期生活过的余干瑞洪，祭

拜外祖父之坟茔。 曾经居住的低矮瓦房因

无人打理，更是破败，因地处低洼，春水已

浸及床脚灶角。 睹物思人，看到这里曾经熟

悉的古街、瓦房，想起儿时母亲鸣机夜课、

断竹教子，而今慈母已逝，人事已非，蒋仕

铨挥笔写下一首《 过瑞洪》 ：

记得韩康卖药街，袁公门巷掩荆柴。

瓦镫照字教儿读，败絮围身卧母怀。

船泊檐牙糠做饭，鱼生床角灶沉蛙。

六年往事堪回忆，只有残碑宿草埋。

蒋仕铨耳边分明又听到母亲的殷殷叮

咛：“ 铨儿不学，我何以见汝父！ ”两行热泪，

从蒋仕铨脸颊滚落。 他将对母亲的无限思

念熔铸在他的笔端， 将毕生的心血写出他

的“ 藏园九曲”，光耀人间。

在婺源县江湾镇占坑村，一对朱鹮

迈着轻盈的步伐在农田草地觅食，时而

抬头张望，时而低头啄食。 随着这对朱

鹮在此安家，婺源境内国家一、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鸟类增至

75

种， 数量位于

全国县级前列，被誉为珍稀鸟类“ 栖居

天堂”。

朱鹮有“ 鸟中大熊猫”之称，在民间

也被称为“ 吉祥之鸟”。 如今，一对朱鹮

首次在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安家，这一喜

人变化背后的原因值得探寻。

朱鹮，古称朱鹭，是亚洲东部特有的

一种鸟类，中等体型，体羽白色，后枕部

有长的柳叶形羽冠， 额至面颊部皮肤裸

露，呈鲜红色，素有“ 东方宝石”“ 鸟中美

人”之称，是象征幸福吉祥的美丽珍禽。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 、日

本、俄罗斯、朝鲜等地，由于环境恶化等

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1981

年，我国陕西省洋县发现了当时世界上

仅存的

7

只野生朱鹮，通过科学家们的

不懈努力，人工繁殖，目前我国朱鹮种

群突破了

9000

只， 创造了极度濒危物

种“ 涅槃重生”的世界奇迹。

“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朱鹮生活

在温带山地森林和丘陵地带，大多邻近

水田、河滩、池塘、溪流和沼泽等湿地环

境地带，喜食小鱼、泥鳅、蜗牛、蟋蟀、蚯

蚓等无脊椎动物和小型脊椎动物，喜欢

栖息于海拔

1200-1400

米的疏林地带

的高大树木上。

婺源县江湾镇占坑村生态环境优

美，水田、河滩、溪流与水口林、古樟群

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既令人养眼养神，

也是“ 百鸟和鸣”的理想区域，十分符合

朱鹮的生活习性。

“ 良禽择木而栖。 ”

2022

年

12

月，

经国家林草局批准，朱鹮正式“ 入驻”钱

江源国家公园，拉开了我国朱鹮南方种

群重建序幕。 今年

3

月，位于浙江省开

化县的钱江源国家公园实施南方朱鹮

种群重建项目，野化放归后，一对朱鹮

迁徙到婺源，恋上了这里。

据了解，我国虽然开展了多个朱鹮野

化放归项目，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存在

很大空白，江西婺源和浙江开化都是朱鹮

的历史分布区，在已经绝灭的历史分布区

重新建立稳定的、可以自我维持的朱鹮野

生种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科研监测

中心主任余建平介绍说，“ 通过持续观

察监测，这对朱鹮已在江湾镇占坑村的

古树群中筑巢安家，成为婺源生态环境

新的‘ 形象代言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朱鹮之所以选

择在婺源安家，得益于当地一系列爱鸟

措施的保驾护航。

朱鹮成为婺源人的群宠，保护朱鹮

成为婺源人的共识。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这对原居于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朱鹮已经恋上婺源，

它们对江湾镇松风翠至晓容坑区域的

生态环境非常满意，决定当“ 移民”，在

松风翠的古樟树上安营扎寨。

如今， 这对朱鹮白天在农田草地觅

食，晚上宿在大树的鸟巢里，生活十分惬

意。它们每天的活动轨迹，都可以从身上

的卫星定位跟踪器中看得清清楚楚。

紫气东来，溪流淙淙，就是紫溪。

在

3000

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武

夷山南北的原住民有七大部落，史称“ 七闽”。

那时，紫溪就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是“ 七闽”的

家族成员，一同创造了古老的闽文化。战国晚

期，周显王三十六年（ 公元前

333

年） ，楚国打

败越国，一支越人越过武夷山脉逃到闽北，建

立闽越国，成为百越中最大的一支。紫溪那时

属闽越国。公元前

222

年，秦国大将王翦在征

灭楚国后，挥师入闽，远征百越。 为方便大军

横跨武夷山脉，开辟出了由赣入闽通道。途经

紫溪，过分水关，直通福建。此后，这条赣闽古

驿道就成为南方诸省入闽的最主要官道。 紫

溪藉此成为由赣入闽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人丁兴旺，商旅络绎，文化勃兴，成为武夷山

北麓最早兴旺起来的大集镇。也因此，紫溪乡

的建置比铅山县建置还早。

秦统一天下，设闽中郡兼领冶县，辖包括

浙西在内的武夷山南、北地区。 西汉，武夷山

南、北属会稽郡冶县。东汉，冶县改为候官县，

辖福州以北的武夷山南、北地区。东汉东吴永

安三年（

260

） ，分会稽郡置建安郡，包括北武

夷山在内，闽北地区属建安郡昭武县。西晋元

康元年（

291

） ，西晋惠帝司马衷为避其祖司马

昭讳，改“ 昭武县”为“ 邵武县”。 唐武德四年

（

621

） ，建安郡改为建州，北武夷山地区属建

州邵武县。 唐乾元元年（

758

） ，析饶州、衢州、

建州和抚州所辖部分地区，置信州。信州隶江

南东道，辖上饶、弋阳、永丰、玉山、常山（ 浙

江）五县。从建州邵武县划出的鹅湖、紫溪、招

善

3

个乡和从抚州划出的仁义乡归属弋阳县

管辖。直至南唐保大十一年（

953

） ，铅山置县，

紫溪由弋阳划入铅山管辖。

古驿道联结南北，通衢八闽，得天独厚的

自然与交通条件，紫溪文脉悠远，世风典雅，

百业昌隆， 成为古代文人雅集或旅居的青睐

之地， 留下了不少为后人景仰的文化盛事与

佳作名篇。尤其在宋朝，不少文人骚客都在紫

溪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宋大儒朱熹一生经赣闽驿道途经紫溪

就有

14

次之多 。 淳熙二年（

1175

）六月 ，朱

熹应吕祖谦之请，出闽经紫溪到鹅湖寺 ，与

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开启了一场在哲学思想

史上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辩论，史称朱陆

“ 鹅湖之会”。 当时的辩论，双方虽不免有些

意气， 但事后皆承认受益匪浅 。 淳熙五年

（

1178

） ， 朱熹驻紫溪观音寺

40

天候旨 ，陆

九龄、刘淳叟等赶到紫溪会晤，促膝交谈三

天三夜，为

1175

年的“ 鹅湖之辩 ”续写了一

段佳话。

观音寺在紫溪坑口 。 唐天宝十三年

（

754

） ，大义禅师植锡于紫溪之观音山而建。

对于这次雅集， 朱熹门人余大雅作了较

详的记录。 此次朱子与陆九龄在紫溪续鹅湖

之辨，应该相谈甚洽。 朱子曾赋诗。

淳熙十五年（

1188

）冬，爱国诗人陈亮从

临安前来铅山会辛弃疾。 辛弃疾景仰朱陆当

年鹅湖盛会， 恭请其时在武夷精舍讲学的朱

熹前来一聚，并亲自策马前往迎接。辛弃疾接

到紫溪时，闻朱子因故爽约方打马而回。后仿

鹅湖之会故事，与陈同甫在鹅湖寺长歌相答，

极论世事，成就另一段雅集佳话。

紫溪紧邻辛弃疾晚年卜居地瓢泉， 辛公

漫游其间，应是家常便饭。想必相中了紫溪这

一片仁山智水， 辛弃疾后裔中的一支就在紫

溪落地生根，瓜瓞绵绵至今。

曾旅宿紫溪的还有陆游。 铅山县志里记

载有他的一首诗———《 宿紫溪驿》 。 诗云：

云外丹青万仞梯，木阴合处子规啼。

嘉陵栈道吾能说，略似黄亭到紫溪。

和朱熹 、辛弃疾一样 ，陆游与铅山的交

集，当然也不仅限于紫溪。 他曾与铅山籍南

宋抗金名相陈康伯同朝共事。 其时，他小陈

康伯

28

岁 ，只是个不起眼的编修官 ，而陈

康伯已身居宰相高位。 虽然因为地位悬殊，

与陈康伯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多 ， 但由于

同样是主战派，同气相求，陆游对陈康伯自

是钦敬有加。

古时没有车，南方也鲜有马。 货物流转，

陆路靠肩挑，水路以船运。紫溪处于水陆交通

的相接处，为赣闽两地重要的转运码头。

当时， 在赣闽古驿道活跃着一支专门从

事货物转运的挑夫（ 我们本地话叫“ 活脚”） ，

他们还另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 崇安担”。而

在紫溪河畔的码头，则泊满了小货船。浙、皖、

赣的丝绸、布匹、瓷器、石灰等，运到紫溪，被

挑进崇安。 八闽的茶叶、纸张、药材、荔枝、龙

眼、食盐等被挑到紫溪，由小货船经水路运抵

河口集散，或水路或陆路，销往各地。

古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紫溪 ：“ 八闽要

道，紫溪当冲。 ”“ 紫溪市，昔名镇，人烟辏集，

路通瓯闽，宋设紫溪驿。”唐宋时期，紫溪以其

居于赣闽大通道要冲的特殊地位，商贾云集，

人语杂沓，市井繁华，已成为赣闽交界区的一

个商业重埠。

紫溪人还有一个绝活是编制篾斗笠。 用

竹篾和箬叶编制的紫溪斗笠，美观实用，是人

们出行劳作时方便防晒遮雨的用具。 至今铅

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谚： 紫溪的斗笠石塘的

伞，河口的女子不用拣。

在青板乡，徐村是不大的村子。 紧凑，古朴，绿树掩映。 村里

的墙上，有诗歌，壁画，还有村里的荣誉墙。 置身村里，听河水流

淌，鸟雀啁啾，令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山庄院子右边，一排土黄色老房子，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

其中两栋都是两层建筑，一栋上面写着“ 人民公社”，另一栋写着

“ 生产队”。标语带着年代感，略显沧桑。七八十年代的一瓦一砖，

都是我们曾经经历的景物，令人倍感亲切。

与房子相映成辉的， 是房子后面的一片竹林， 从地面到山

丘，翠竹丛生，错落有致。 林间有瓦缸、酒瓮，或站立，或横卧，极

具田园风格。 不经意间，从竹林深处传出“ 咯咯咯”的叫声，定睛

一看，原来有几只鸡在觅食。

竹林下， 有石板小径蜿蜒而上， 远处直抵广阔的稻田和菜

地。沿着石板小路拾级而上，微风徐来，携带着竹叶的清香，顿觉

一片清凉。村前是葛溪河。河面上波光粼粼，落霞摇曳，蜿蜒而去

的河水，把徐村和刘家紧密连接。

简易栅栏围着的菜园里，种着应时的蔬菜和水果，南瓜藤爬

上高高的树枝，已经露出一个个小瓜。各式蔬菜大多用来招待游

客，也供主人自用。这种自给自足、天然有机的食材，在城里人眼

中，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曾几何时，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南瓜

一度成为充饥的粮食，更是红军战士的救命粮。 小米饭，南瓜汤

…… 那首耳熟能详的红歌，就赞颂南瓜在当时的重要作用。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今，大家丰衣足食，都过上了好

日子，南瓜嫩苗竟然成了人们追寻的美食。

据徐村的徐先生说， 此处本是刘家， 一个比徐村还小的村

子。从前，因为此处地形好，水土资源丰富，刘姓人选择在此安家

落户，慢慢发展成一个小村。刘姓人勤劳能干，生活富足，但因为

人丁不旺，村子越来越小。 为了确保他们享受新时代发展成果，

政府决定让刘家人民整体搬迁。经过周密考察，最后选址周村路

口，建成了一座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的新刘家，自此，刘家人搬离

了世代生活的村庄。

人，毕竟都是有情感的。可以想象，要搬离故土，刘家人该有

多么不舍和无奈。这里有他们的祖屋、土地、老井和土地，这里是

他们生活了许久的家园，这里有他们熟悉的味道。 我仿佛看到，

他们离开时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的情形。

为了留一个念想，留住血脉相传的根，刘家人离开时，把能

够留下的都原貌保留。 房子，池塘，古井，犁耙，风车等。 只是，祖

祖辈辈曾经生活过的家园，成了无法回归的故乡。为了让刘家人

凭吊历史，纪念先人，重温故土深情。

来到德兴市龙头山乡暖水村，伴随着一片金黄稻浪，走过一

段蜿蜒的原始田间路，一座山脚下“ 隐藏”着一幢崭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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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民

居。 这就是祝建德最近新落成的房子了。

这幢民居却不是拿来住的。

站在外面，它平平无奇；走进里间，入眼就是一个大大的天

井，显得宽敞明亮，随之夺人眼球的就是四周墙体上一个个悬挂

着的“ 大牌子”：只见上面分别写着“ 暖水对外贸易处”“ 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暖水祝氏烈士英名录”等。走上二楼、三楼，还有

“ 祝穆、祝沫与版权”“ 暖水进士”“ 暖水祝氏大迁移”等，墙面没有

一处空白。

这是祝建德一手建成的祝氏“ 文化堂”。

祝氏是暖水当地的大姓，在暖水繁衍、传承了千年之久。

以一人之力，挖掘、呈现这个传承千年之久的姓氏文化，这

就是祝建德正在干的事情。

能证实“ 千年”这一点的，也正是祝建德在族谱中发现的，暖

水祝氏自南唐时期迁徙而来：“ 万历戊申岁一阳月二十三日，世

袭孙南京尚宝司卿世禄撰： 始迁祖讳约， 字仲礼……南唐节度

使、东南诸道行营部统牒右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

侍、兼御史大夫，被赐封为太原郡君。世代居住浙江江山，始迁暖

水属匿迹自隐……”

祝建德今年

60

多岁，高中学历，毕业之后做过安保、打过临

时工，当过村主任。 是什么，让他开始担起了如此重任？ 他说，是

爱好，也是缘分。“

2015

年，有一个年轻人来我家玩，知道我喜欢

看书，给我推荐了《 狼图腾》 。看完之后，我就很有一股冲动，想要

整理我们暖水祝姓的历史。 ”

2016

年

6

月，祝建德踏上了这条“ 孤勇”的路。

在暖水，村民之中口口流传着很多“ 美丽传说”。祝建德便查

家谱，查《 德兴县志》 ，到德兴档案馆、德兴党史馆查找资料，也会

上网搜索，通过各种方式证实其中真实性，还自费到玉山、黄山

休宁查看当地县志，甚至专门去到了海南认亲。“ 我可以申明，我

所写下的每一个故事都属实。”祝建德反复重申，“ 百度来的内容

我会直接讲明，对与错由读者自行判断。 ”

这一路上，祝建德遇到过一些困难：认字难。 族谱绵延数百

年，古文与现今的文字，语法、语义可能皆有不同。

当然，也有让祝建德觉得有趣的内容：族谱上不仅记载了先人

们的事迹和故事，还有“ 让人意想不到的”《 训子歌》、谜语等内容。

最让祝建德觉得成就感满满的，是他填补了朱熹与暖水祝氏

的故事。 朱熹与暖水祝氏有什么关系？ 这确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了。 朱熹母亲祝五娘为徽州商人祝确的女儿。《 暖川祝氏族谱》（ 暖

水原名暖川）有载，祝确祖籍暖水，为祝约之后裔，后迁歙县。 宋乾

道四年（ 公元

1169

年），朱熹返怀玉山寻母系血脉，到达暖水拜谒

祖先，不但以外甥的身份正式入了暖水祝氏宗祠，还先后数次来

到暖水城外的安堂书院，为学子们讲述了他自己创立的理学。

多年来，祝建德笔耕不辍，写下一个个祝氏先人故事。现在，

他运营的公众号还保持着一个月两篇的频率， 写一些族谱记载

的历史，也根据自己的心情写写随笔。“ 还有好多故事嘞，我们的

族谱看都看不完。 ”祝建德说。


